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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岁末流下了眼泪
这泪水是珍珠吗？
可曾沾湿了你的心
那遥远的寂寞的原野

几杯红酒入喉
全身热血上涌
在岁月和人生中
醉意朦胧
在这岁末年首

爱在心头萦绕
情义纠缠难消
脚步越来越沉重
心在何处寻自由

年龄虽然增长
心底住着孩童

梦里有温暖的怀抱
他乡觅爱的逍遥

这世界 就像一个梦
你 是梦里的童话
现实 像童话里的城堡
而我 是城堡里的公主

我与你的故事
你想怎样续写

是铺展如春光里的玉兰花
还是矜持如若水园里的碧荷
都随你

我停留在这岁末年首
为你动情的歌唱
只希望 你抓紧我的手
走过春夏秋冬

岁末
阴 数学学院 赵秋兰

又一座城市的灯光在长夜中消逝，黑夜笼
罩着城市的轮廓，仅有的几分微亮也在黑夜
的蚕食中被抹去———这是一座城市的死去。
“第三百二十座”，镜头前的女人微微张

开双唇继续说道：“时间不会给我们任何机
会，它不断推着我们走向死亡。”

言罢，她目视镜头，黑色的眼珠在更为深
黑的眼眶中打转，而后轻叹一声，却惊扰了窗
台上的乌鸦，乌鸦飞至空中，天空中月光皎
皎，却怎么也照不亮城市的死寂。

早上，阳光爬上了城市的臂弯，驱散了长
夜，使城市重新焕发生机。女人被这刺眼的光

亮吵醒，慢慢坐起身来。
太阳照亮整个屋子，可她的眼眸依旧昏

黑。她是城市中的一名警卫，负责维护公共
秩序。由于环境资源的过度消耗，全球失业人
数已到达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类自食恶
果，它的苦涩本应该使人反省，而眼前的一切
令人唏嘘。

人们并没有做出改变，反而更加奢靡、沉
溺。她走在街道上，拥挤的人群使她感到烦
躁。人群的尽头是一个极力吆喝的男子，她知
道这是维特公司的产品———可以使人忘记一
切痛苦的药。人们一个接着一个从她身边走

过，光很亮，她却仍旧看不清行人的脸。
她目睹人们为了抹去记忆而走过，目睹

他们获得“新生”后痴狂的笑脸———这就是她
每天工作的一环。人们获得“新生”后嘶哑的
笑声不断冲击着她的脑髓，她缓缓走向那个
男子，她在内心把一切归咎于磁场在这一刻
的混乱或是时针在这一刻错误的停歇。痛苦
的爆发往往在一瞬，呼吸的空气化为利刃，泪
水放声高歌。那个男人注意到了这一切，温柔
地将药物递给她说道：“都会结束的……”一
位小女孩“啪”地拍掉了她手中的药物，攥着
她的手跑开……

几年后，她再次打开镜头，与之前不同的
是她怀里抱着那个小女孩。“时间没有停下脚
步，资源即将枯竭殆尽，世界上仅剩下三座城
市，我们……”

话未说完，镜头前的亮光便消失
了，与此同时，这座城市的灯光也
渐渐熄去，城市中传来阵阵嘶
吼与悲鸣，叫喊声与咒骂声
交融，成为长夜的食料。
她们没有说一句话，
只是轻叹一声，相
拥睡去……

城市的尽头
（小小说）

阴 电信学院 徐嘉乐

故事从开始，到结束

好像总是无人铭记
也许唯有跌宕起伏与险象环生才令人动容
这世间的故事像一架天平
左盘的定砣是故事开始
右盘的砝码却找了一生
人们记得配平的事实却轻易忘记过程
生命的脆弱使我们全力武装找寻平衡
可生命会凋零
左盘的定砣终会减少
终有一天归无
右盘的也会迷失方向
但，这世上没有不会衰无的永恒

注定消散不会毁灭存在
定义自己价值的绝非命运
而是自己
就像
天平的价值不只在
配平的结局

天平
阴 计算机学院 姚昊

阳光洒下树荫，河面闪耀着光影，一阵咳嗽声打破了树林
的寂静，惊起了几只鸟。青年吐出一大口水，睁开了迷蒙的眼
睛。他明明记得自己是跳入河中的，记得一口又一口的水呛进
鼻腔带来氧气将要耗尽的痛苦，记得那脚触不到地、人浮不上
去的感觉。青年回想起来，不由得一阵恶寒，又是一口水吐了
出来。

“小子，如果你要求死，那很抱歉，你没死成。”一旁传来了
苍老的声音。青年向河岸的草地上一躺，看了眼渔夫打扮的老
人，又望向天空。“我的灵魂早就溺死在泥潭了，不如让我就此
死去。”
“真是稀奇，这个年纪就想着去死，我活这么大年纪了，还

没有过这种感觉呢。”老人嘲讽似地开口，“不妨讲讲你的故
事，让我开心开心，就当作我救你的答谢。”随后是一阵大笑，
笑声牵引住喉咙，又是一阵咳嗽声。

青年把头一摆，默不作声，眼眶红得更厉害了。
老人没再理睬，自顾自地收拾自己的渔具。“如果想换身

衣服吃点东西，就跟我走；如果还想了结自己，我也不拦着
你。”青年躺着没动，视线在老人远去的背影和泛着波光的河

水间变换。
“溺水的感觉可不好受，泡在水里的尸体也不好看。”远方

又传来一道声音。
犹豫了一阵，青年跟了上去，“我想走得体面一点。”
这是一座藏在山林里的小屋舍。两间小木屋，几块绿茵茵

的菜地，外面围着一圈小栅栏……这是护林员的居所。老人把
渔具一撂，进屋取了一个水桶，两个水盆，还拿了一套衣服放
在院子里。“自己打水去洗洗吧。”

晚上，老人炒了碟青菜，摆了两盏小酒杯。青年直接将一
杯酒灌入嘴里，眼眶又一次红了。两人就这样吃着，青年不断
给自己添酒，试图让自己醉掉然后死去。老人也好似没有看到
一样，自顾自地夹菜。
“我得了绝症，治不好的那种。家人在来医院的路上也出

了意外。一开始，我想着好好工作，有自己的一个小家，可以让
爸妈有个开心的后半生。现在全都成了虚妄，没了意义。我本
来想，既然已经快死了，不妨去干些没干过的事，去追逐一下
我的梦想。可是我突然发现我似乎根本没有梦想，真是可笑。
我甚至不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青年趁着醉意把这痛苦的经
历说了出来。
老人夹菜的手终于停了，抓起酒杯，喝了一口。“或许你应

该高兴，在患病之前你都是死的，现在你活了，往后的时间都
属于你，你将为自己而活。”
“呵，那有什么用，我倒希望我一直都是个死人。”青年摇头。
“我在孤儿院中长大，大家都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当时我

想如果有一个小屋，有一片自己的菜地，没有人打扰的生活是

多么美好。后来我离开了，上了学，便开始羡慕别人了，他们有
的我也要有。后来，我成了一个小职员。老板总是说：‘一切都
要靠自己争取，只有努力工作，才能过上好的生活。’这是什么

混账话呀？当时我却深
信不疑。只有努力工作，我
才能拥有一切美好。后来我
发了一场高热，而仁慈的老板
说，‘看来你真的很累，放你半天假
回去好好休息吧。’发热时，我做了一

个梦，在梦里我在一个陌生的巷子里走。
突然，眼前出现一片海，漆黑的海水卷着波
浪。海面上飘着许多东西。我眼见的海水把一
具尸体冲了过来，我把尸体翻过来，却见那正是我
小时候的模样。我猛然惊醒过来，本来我只想要一个
小房子，一个没人打搅的生活。我是何时异化成了什么
都想要，什么都想争，被物欲支配的奴隶呢？于是我辞了工
作，来到了这里。简单随意，一切都好，这才是我所爱的东西。”
老人自顾自地说着。

就着酒意，两人终于找寻到了诉说的听众。从此，木栅栏
里多了一个人影，也多了一老一少斗嘴的场景。
过了冬天，山上又开始有了生气。青年没有想到自己可以

活这么长时间，许是误诊了？“没想到，一整个冬天，老头身体
都这么硬朗，真好啊。”青年推开门，却见院内寂静一片，老人
房门紧闭。于是他赶忙冲进房间。只见老人倒在地上，他赶忙
扶起了呼吸急促的老人。老人却制止了青年去找人帮忙的动
作。缓了好久，老人终于开口，“我知道我的情况，晚上陪我上
山，我要去无风谷，看看日出。”

青年准备了一天，老人则一直在休息。用过晚饭，两人便
出发了。山不高不低，路却崎岖，无风谷在山南，不知为何很少
有风。站在山顶，顺着无风谷，天光山色一览无余。老人在路上
走一段歇一会，看着疲惫不堪，却始终能再提起一口气。两人
到山顶时已经接近清晨，天色有些亮了。可是，无风谷里却是
升腾起了浓重的白雾，这样可是看不到日出的。
“再等等吧。”老人有些失望，言语中透露着些许祈求。

天边开始泛红，白雾却越发浓重。“再等等吧。”青年分明
看到老人已经不抱希望了。他突然在老人的脸上看到了些许
疲惫甚至死气。
“嗯？”突然，青年感觉自己的发丝摇动了一下，又摇动了

一下。一股风突然从山谷中吹来，吹起了青年纷乱的发丝。风
势愈演愈烈，白雾不断翻动，开始消散。终于，浓雾中透出了一
缕红光。青年激动地看向老人，只见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全然没
了疲态。在那一缕红光的照耀下，那张严肃刻板的脸变得愈发
柔和起来。

迎着红光，老人仿佛又一次看到了儿时的自己，看到了那
一份憧憬。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把我葬在这里吧，能看得
到我的小房子，也看得到日出，也看得到风。”老人扭头说道。

说罢，老人的呼吸逐渐平缓，平缓，停止。鸟儿飞起，风拂过山
顶的绿荫，沙沙作响。

青年怔怔地看着老人，直到天光大亮。“谢谢你，老头。”

逐风 （小小说）

阴 化工学院 岳远崇

五千年的长卷缓缓打开，二十四朝的篇章汇入眼帘，我们
于笔墨流淌之间窥见云水泱泱。她是黄河，是水，是生命的来
处。上古的传说隐没于滚滚泥沙之下，无数碑铭典籍热衷于
书写她的模样。倏地，她自混沌间明目启张，日夜奔腾一
路向东，蜿蜒过千年的沧桑与辉煌，方知她既是黄河，
也应是龙。
我们从未见过龙，但是龙长存于华夏的血脉之中，

灼热着我们的五脏六腑，沸腾了我们的热血满腔。我们或
许从未见过黄河，但当你提笔写下黄河，口中提到黄河，甚至
心里想到黄河，胸腔中都会涌起沸腾的波浪。那怦怦的心跳，
是五千年日夜不息地流淌哺育出的纽带，紧紧地系着我们和
母亲———黄河。炎黄子孙对黄河的感情，正如胎记一般不可磨

灭。脉搏的每一次跳动，都与千百年前的祖先同频共振、血脉
相连。正如余光中先生所言：“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从《诗经》到
刘鹗，哪一句不是黄河奶出来的？”
生于斯，长于斯，我也曾数次遇见黄河。但却都只是路途中

的遥遥一望，或是中转时远距离的观赏。而这次，她是我唯一的
终点和目的地。经历了一天的换乘与颠簸，我踩在坚实的黄土
坡上，心里是难言的踏实感。黄土的厚实与细腻，总让我想起远
方的一切，几乎要落下泪来。向远望去，只见一条银白的飘带镶
嵌在刀削般的群山和一众斑斓的农田之间，这，就是黄河。

我慢慢向她走去，一步一步，看着地理书上的地形地貌就
这样铺在我眼前，耳边仿佛传来李白千年之前“黄河之水天上
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咏叹，数十年来的教育积淀活了，我笔

下模糊但炙热的关于她的文字活了……怀着“近乡情怯”的不
安，我走近一步，再近一步，昔日所有模糊和想象在那一刻慢

慢清晰，具象在我眼前。
站在堤岸，我将她所有的波澜尽收眼底。那湍急的、卷着

黄沙的水流就像草原上脱了缰的野马，不只是一匹，而是千千
万万匹，踏水而来，激起惊天的浩浩汤汤。时不时有几隅河水
扑向岸边，溅得周围浪沫横溢。那溅起的浪花，像珍珠、像细雨
滴，我想这大抵是黄河母亲在轻轻逗弄着她岸边的儿女。那些
水滴在天边那轮明晃晃的圆日的照耀下，穿越千年，散发着奇
异而又厚重的光芒。黄河中的水溅到脸上，凉丝丝的，却热到
了心里。

分别的时刻到了，我虔诚地拜别黄河，像来时一样，一步
一步地离去。日暮里，黄土高原又回到了漫长而又短暂的宁静
中去。我乘上了回家的列车，在车窗里看着她逐渐远去。忽然，

我意识到，是黄河母亲在目送着我们远去。来自天南海北的游
子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来奔赴一场膜拜母亲的朝圣。短暂的相
聚后，她又目送着一个又一个孩子远去到四面八方，奔赴自己
的山海。

黄河滩边的一切，都像在做一个古老而悠长的梦。一位旅
客的红丝巾乘着寒风飘到了空中，为梦境抹下了一笔鲜明的
色彩。

在车上，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里有一条河，静静地流
着，流啊，流啊……不管是春夏，还是秋冬，不管是战乱，还是
和平，不管见证着辉煌，还是经受着落魄，她永远在那里，流
淌、流淌……像母亲咏唱着亘古不变的歌谣，沉稳地，低低地，
诉着故事，环绕着每个孩子的梦乡。

她在低声吟唱着什么呢？隐隐地，我听见她说，这是龙的
故乡，孩子们，谨记生而为龙的模样。

且听龙吟
阴 文法学院 仇文遥

深沉的暮色里，近山黛，远山青，一层层褪去如
水墨画卷般，栀子花绽开时温柔的一点白更像是这画卷

里玲珑的一颗心。“明星荧荧”同一角弯弯的明月挂映在沉
默如墨还透着丝微淡蓝的夜幕里。月色很美，令人妄图驰天，

进入广寒宫去一探究竟。风也很温柔，将人吹出了些许醉意，青丝
被柔风吹拂着掠过脸颊的一侧，有些许的痒，令人不禁想要触碰。大

抵是受这皎洁月色的蛊惑，虽是偷心般的痒却也渐渐略掉了。
四面山静，间或着还有些叽喳的鸟鸣声，空气中还存留着雨后独属于

泥土间的馥郁芬芳。
“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跟随”，朱唇轻启，呢喃出一段久不曾听过的

歌谣，周而复始，恬淡的笑意，在那轻扬的嘴角和好似装满了佳酿的酒窝下凸现出
来，醇美醉人。思绪也承载着那一字一句翩翩而飞，无法捕捉。
人们常说往事随风，不要总是拘怀于过去。可是有些事情无论此去经年，都始终是

心里的一抹朱砂。
这世间美好的事物大多也是短暂的，如春日枝头瑟瑟的梨花，如耀眼璀璨一瞬划过

天际的流星。总是在回忆中思念过去的美好，不舍忘却分毫，朝思暮念。大概也正是因回

不去，所以才愈加思念。虽回不去，可它们也并不曾消失，它们摆脱腐烂的残骸，经加工
润色在记忆里熠熠发光。从前你同我讲总有人将你的一腔热血报以嬉笑嘲讽之语，将他
们的无知摊开来赤裸裸地暴露在众人的眼皮之下。伴随着话语的往往是你不甘和怨
愤的泪水，我总是默默地看着你，却做不了什么，只得用力地抱紧你，无声地向你
表达出我仅有的安慰。

我还是一如既往地讨厌那些以语为刃、从不肯多耗费一点时间去参透
真相便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妄加评论的人们。他们总是在故事的开始英
勇无畏，他们呐喊着，奔跑着，他们在结局出现后大失所望，不肯承认
自己所犯下的过失，互相推脱，相互逃避。

“真正的黑暗是看不见的，真正的痛苦是发不出声音的。”有
时善意也会化为杀人不见血的巨刃。那些人逐渐沉沦在社会
的沼泽中，无法攀爬上岸。我也总认为不必去理会他人变
得如何，守住自己的那三寸便可。一缕缕朝气蓬勃的朝

阳，原可尽己所能地去照耀着阴霾下的一切，阳光
虽有照射不到的地方，但只求无愧于心。

刚才深蓝的天幕不知何时开始逐渐变
淡，东方逐渐显现出来鱼肚白，新的一天
又将开始了，我对你的思念就此便要打
住了，我要去继续你那未能完成的
梦，直至有一天它不再为梦。微醺
的风还在耳畔边吹着，犹如你
遗留下的亲切叮嘱。

“你离开的第 536
天。”

月揽繁星
阴 外国语学院 贺贝嘉

校有耐冬
自动化学院 张婧 摄

离退休工作处 赵瑛 摄


